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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我站在这尊北齐
“贴金彩绘石雕佛立像”前。
佛像目光低垂，充满悲悯，上
翘的嘴角微吐着盈盈笑意，
如一朵盛开在娑婆世界的青
莲，清净无染，香远益清。我
端视良久，感受着一种绵恒
但坚定的力量，这种力量如
暖阳沐身，又如轻羽拂面，这
是世间最美的微笑。有一刹
那，我似乎陷入一种无边的
虚空——无我、我世界，甚至
无眼前的佛像。转瞬，我意
识到，我在这里——青州博
物馆。

青州博物馆是中国首批
“国家一级博物馆”中唯一的
县级博物馆，地位可见一
斑。而成就其地位的正是青
州龙兴寺窖藏佛教造像。

或许是因缘和合未至，
对于这批青州造像，虽久慕
其名，也曾规划过几次青州
之行，但终究未能面揖，一直
引为憾事。2020 年 7 月，成
都博物馆举办了一个佛教造
像特展，有数尊来自青州博
物馆的造像赫然在列。那
天，我几乎在成博盘桓了一
整天，当然，端详最久的还是
那几尊来自龙兴寺的造像。
即便从图片上看过无数次，
但当我直面这一尊尊熟悉又
陌生的造像时，我竟深感震
撼，呆立当场。

照片再清晰，也无法和
实物相比，目光只有投射在
造像的实体上，才能感受到
造像的内源力和温度。这也
是我不喜欢线上博物馆的原
因，甚至我也不喜欢高科技
对佛教造像的还原。我曾经

参观过浙江大学用 3D 技术
还原的云冈石窟第 12窟，我
承认，确实精美宏大，让人叹
为观止，也感叹高科技在场
景运用上的创新，但这些毕
竟是虚拟的，我无法感受到
造像内在的力量和温度，目
光所及，皆是冰冷的科技。
唯有心怀愿力，再经过一雕
一刻、一凿一钎而成的造像
方有生命和温度。

龙兴寺所在的青州，是
华夏古九州之一，有着七千
多年的人文历史，北朝时期，
这里就是中国东部的佛教中
心，曾经梵音袅袅，伽蓝林
立，石窟遍布。史书记载，龙
兴寺初建于北魏，唐宋之际
已然成为皇家甲等寺院。不
知为何，这样一处重要的佛
教丛林，竟然被朱元璋的儿
子、齐王朱榑拆寺建府了，延
续了八百多年的香火就此断
灭。又经数百年，王府随着
大明王朝一起湮灭，人们忘
记了王府所在，更忘记了龙
兴寺所在。1996 年，这批造
像被偶然发现，人们赫然发
现，龙兴寺遗址竟然就在青
州博物馆围墙的外面。我不
相信巧合，宁可相信这是因
缘际会。

百年来，齐鲁地区陆续
有不少窖藏佛造像出土，如
博兴、诸城、昌邑等，每尊造
像的再次面世都引起学界震
动，信众轰动。但当龙兴寺
这批造像抖落千年的尘土，
重回阳光下的时候，犹如朗
月悬空，使得诸星暗淡。龙
兴寺窖藏造像，数量之庞大、
种类之繁多、造像之精美、彩

绘之富丽，特色之鲜明，迄今
为止，唯有 2012 年河北临漳
县北吴庄出土的佛教造像方
有一比。不过，依我个人浅
见，虽同属北朝后期，但就艺
术性而言，龙兴寺的造像犹
胜邺城造像一筹。龙兴寺窖
藏以高浮雕背屏式和单体圆
雕造像为主，采用线刻、浮
雕、透雕、平雕等多种技法，
辅以贴金、彩绘等装饰工艺，
具有极高的艺术水准，有西
方学者甚至认为，这是一次

“改变东方艺术史的发现”。
从造像题记看，龙兴寺

造像的时间轴从北魏晚期延
续至北宋初年，其中绝大多
数属于北朝晚期。

如果历史是一本书，当
你打开北朝晚期那段章节，
你会惊恐地发现，这段历史
是沾着鲜血写成的，那是个
战纛猎猎，血雨腥风，波澜壮
阔的时代。

提及北齐，总有一个身
姿伟岸，却蓬头散发，裸身骑
马的形象挥之不去。在我心
目中，他是那个时代的意象，
他就是北齐文宣帝高洋。按
史书的描述，高洋的北齐就
是一个禽兽王朝，他嗜血如
命，酷爱杀戮，即便对自己的
亲人、臣工、近伺、宠妃也随
心杀戮，毫无怜惜之心，甚至
对母后也污言相向。

然而，你能想象吗？祭
祀孔圣、鼓励办学、劝课农
桑、轻徭薄赋、善待降俘、西
御北周、北征戎狄，这些文治
武功都是高洋在短短十年内
的功绩，这分明是一个开国
明君之所为啊。

究竟哪个才是真正的高
洋？

想起几年前的那个午
后，我在邺城博物馆佛教造
像馆里，被那批 2012 年出土
的北齐窖藏造像吸引着，内
心充满震撼，感叹这世间竟
有如此美妙的造像，由此而
对龙兴寺的造像愈加向往。
那天黄昏，我徘徊在湾漳高
洋的大墓遗址上，聊发怀古
的幽思。远处，霞光如火，地
平线好像在燃烧，那一刹那，
我似乎看到行将溅落的夕阳
里，蹦出两个硕大的问号：何
以是北齐？何以是高洋？

现在，我置身于青州博
物馆的造像中，被一尊尊含
蓄沉静的佛像，衣饰雍容的
菩萨，灵动欲出的飞天包围
着，我似乎找到了答案。

有齐一朝，享国虽区区
28 年，但如果从 534 年高欢
专权算起，高氏父子掌控东
魏、北齐也有 40多年。高欢
及其二子，高澄和高洋，都极
度崇佛，响堂山巍巍皇家石
窟就是最好的证明，这就为
佛教在中原的兴盛，佛教造
像艺术走向巅峰奠定了政治
基础。

佛教自进入像法时代以
来，造像艺术从犍陀罗地区
由西向东逐步传至汉地。南
北朝早期，犍陀罗风格已渐
渐为新兴的印度笈多风格所
取代，如云冈昙曜五窟，出现
了薄衣贴体，宝相丰腴，精神
和肉体和谐统一的笈多式造
像。但从北魏孝文帝始，造
像风格突变，汉人的形象和
服饰被运用到佛教造像上，
一时间，“褒衣博带”“秀骨清
像”的汉式造像风吹遍南
北。不过，就我个人审美而
言，这种繁复且柔弱，失去雄
健感的南朝汉风我并不喜
欢。也许当初孝文帝也并非
真心崇尚这种风格，只是政
治需要罢了。

高氏父子是汉人，但却
鲜卑化了，他们的政治野心
和诉求，决定了他们必定要
站在鲜卑传统势力一边，所
以，政治、经济、军事，乃至宗
教再次鲜卑化是一种明智的
选择。造像汉化之风如潮而
至，又如潮而退。从此，佛像
褪去褒衣博带，贴体的薄衣
再次上身，笈多风格似乎又
出现了。但和百年前的笈多
风格相比，有了更多的审美
意趣，而且，这个时期龙兴寺
的造像表现出和同时期其他
地区造像不同的风格。

这个时期的青州造像，
背屏式少了，圆雕成为主
流。造像的面容丰满圆润，
身形颀长，脸上笑意浅含，清
淡却深邃，给人一种开悟的
启迪。我想，能钎凿、雕刻出
这样面容的工匠一定心怀虔
诚，他们被一种力量加持着，
这种力量就是信仰带来的愿

力。
这个时期的青州，造像

的衣纹也有了新的变化，或
用凸棱或用阴刻表现出衣
纹，或者，干脆毫无衣纹皱
褶，如刚刚出水一般，衣衫紧
贴身体，尽显人体的健硕和
优美。这种艺术风格是从西
域传来的“曹衣出水”样式，
而这个样式正是脱胎于印度
笈多风格。

这种风格从何处传至青
州？学界争论不休，莫衷一
是。但有种观点我比较认
同，那就是青州样式的造像，
很大程度受南方造像艺术的
影响。就风格而言，青州的
独特性似乎能从南朝时期栖
霞山以及成都万佛寺的石刻
中找到影子。当然，这种影
响从逻辑上也能自洽，毕竟
自刘裕于公元 410年灭了南
燕后，青州在南朝治下长达
60年。

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
迷雾重重。龙兴寺这批造像
究竟于何时，又因何故被埋
入地下呢？当考古人员将碎
成数千片的造像残块从地窖
里取出，又花费了数年的时
间去修复、拼接、还原的时
候，这个谜团一定如同魅影
般挥之不去。有一种观点认
为这批造像埋于北周武帝的
灭佛；也有人认为是毁于南
宋初年的宋金之战。但我宁
可相信，两次兼而有之，瘗埋
并非一次行为。

对佛家而言，塑像是为
了“观像”，“观像”可帮助冥
想，像即是佛陀的化身。即
便残破成千万片，那也如同
佛陀化身千万，片片佛性依
旧，瘗埋入地，只不过换了一
种存在形式而已。粉碎即死
亡，也即新的生命形式的诞
生。

整整一个下午，我在博
物馆里凝神观像，感受着愿
力的力量，感受着艺术的力
量，感受着残缺的力量。我
忽然想，如果我能把这些力
量瞬时糅合在一起，那会迸
发出一种什么力量呢？也
许，那是一种举重若轻的力
量，一如佛像嘴角挂着的，如
青莲般的微笑，虽无声，却直
指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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